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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荆 江江 巨巨 变变 （（中中））

（上接第1版）
禁 捕

近年来，受高强度人类活动影响，
长江水域生态功能显著退化，珍稀特
有鱼类种群衰退，经济鱼类资源接近
枯竭。

禁捕退捕，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2019年，党中央、国务院全面推进长江
流域禁捕退捕，实施有针对性的禁捕退
捕政策。

长江禁捕，三分之一以上任务在湖
北；湖北的任务，近一半在荆州。

荆州下辖8个县市区都依江而立，
特殊的区位，决定了荆州在落实“禁捕
令”中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2020年7月1日零时，荆州率先全
面实施长江禁捕，比农业农村部规定时
间提前半年。自此，长江荆州段再不见

“江烟淡淡雨疏疏，老翁破浪行捕鱼”的
景象。

挡在“禁”字前面的，是沿江渔民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传统观念。

“问题在水里，根子在脑里。”荆州
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执法人员王恩明
对长江禁捕工作深有感触。

那年7月，全市积极营造长江禁捕
浓厚宣传氛围，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形
式深入宣传长江禁捕有关法律法规政
策，通过媒体宣传报道、发放宣传资料、
悬挂横幅和设置宣传牌等各种方式，让
长江禁捕政策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全
市形成“不敢捕、不能捕、不想捕”的良
好氛围。

还是那年的 7月，太湖港聚众非
法捕鱼的多起举报，让执法人员头疼
不已。

7月12日，禁捕热线接到群众举报
称，太湖港新港大道有人聚众非法捕
鱼。“短短几天，我们到这里执法几次
了，但就是屡禁不止，我们应该开展一
次联合执法行动，刹住歪风邪气。”王恩
明提出自己的想法。

不出所料，7月13日下午，举报电
话又一次响起。荆州市农业综合执法
支队、市公安局治安支队行动大队、太
湖派出所按照提前部署好的作战计划，
对太湖港新港大道水域开展集中打击
行动。

10辆执法车、30余名执法人员将
“作案现场”围成网兜状，火速向非法捕
捞人员逼近。“快跑，警察来了！”围观群
众中有人叫嚷，现场的100多人顿作鸟
兽散。

执法人员现场没收非法捕捞渔具
10副、没收渔获物10多公斤，抓获非法
捕捞人员3名。

“这几十年都是随意钓的，你们也
太不讲情理了。这还值得抓人啊？”围
观群众里有人打抱不平。

非法捕捞人员见势起哄，想从执法
人员手中挣脱。

王恩明当即严辞警告：“长江禁捕
宣传了这么久，你们却屡教不改。情是
情，理是理，该教育的还是要教育。”

相较于事后惩罚，事前防范才是对
长江生态环境更好的保护。

“10时58分24秒，在沙市区天主
堂附近，发现疑似非法垂钓新告警。”
2022年4月27日上午，荆州市渔政智
能监管指挥平台发出语音预警。

“天主堂，快放大看看现场。”荆州
市农业农村局“老渔政”王同连，通过8
平方米的大屏幕密切关注着长江荆州
段禁捕范围内的动态。

10余名技术人员齐刷刷地将视线
从各自的电脑小屏移向指挥中心正前方
大屏。一时间，电话通话声、键盘敲击
声、话筒测试声、业务交流声不绝于耳。
原本安静的指挥中心，突然沸腾起来。

前来“试验收”全市长江流域重点
水域“天网工程”的王同连，此时也按捺
不住内心的激动，嘴角挂着一抹笑意。

以前打击非法捕捞，执法人员主要
靠接群众举报和常态巡查，存在发现
难、取证难、反应慢的问题。

而今正在建设的智慧化、自动化、
精准化的人工智能管理平台，解决了

“力量不足”“响应滞后”“举证困难”
等问题，有效提升了渔政执法智能化
水平。

王同连指着大屏上密密麻麻的“小
格”说：“通过设在长江沿线的186个大
小摄像头，各点位的实情实景尽收眼
底，系统可以通过手机终端派送给现场

执法人员及时处置。”
荆州借力中国铁塔公司，利用全市

沿江、沿湖现有铁塔高点、电力供应、通
信光缆等资源，装配智能监控系统，将
所有禁捕水域和船只纳入监管范围。

“白天主要是广播驱赶和执法人员
现场处置，夜晚红外线也让偷捕者无
所遁形，平台可以实现全域不间断跟
踪。”技术人员现场调取前一日夜间系
统捕捉可疑影像，向王同连展示夜间监
控效果。

全市各县市区共享使用一个平台，
有效打破区域之间的沟壑壁垒，跨部
门、跨区域以面组网，解决禁捕交叉区
域作案、执法范围延伸等问题。

统筹“人防”“技防”“物防”，善用
“执法监管+群防群治”，在荆州，越来越
多的社会力量加入“长江禁捕”。

看着这一切，王同连这个“老渔政”
无比欣慰，曾经，长江一些水域江水发
黑，鱼类不见踪影，空气中弥散着恶
臭。经过近些年的严打整治，非法采
砂、非法捕捞、非法处废、非法排污等
现象已然绝迹。“保护长江，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荆州人，就应为保护长江出
把力。”

治 污
“竟然这么多！”
2018年7月的一天，在荆州市经信

局原材料工业科办公室里，科长连传飞
正对着地图标记，江边、河渠、湖岸……
沿线“盘踞”的大小化工企业数不胜数，
没过多久，地图上已“长”满密密麻麻的
小红点。

他震惊了！化工，是荆州传统支柱
产业之一。一江两岸8个县市区和1个
功能区，每地至少都有1家大型化工企
业，还有不少中小化工企业。

江水是流动的有机体，全流域是一
个生命整体。长江的生态问题，表现在
水里，根源在岸上，而“化工围江”，是造
成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被破坏的主要因
素之一。

连传飞想起了很多年前。那是上
世纪80年代，他和朋友们在荆江大堤
观音矶头散步，他们随路边的留声机一
同高唱：“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风
采；你向东海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
歌里的长江，才是他心中真正的长江
——从雪山走来，奔腾东流，倾注大海，
荡涤尘埃，如母亲般哺育着荆楚大地的
儿女。

但如今，她被化工围困。
“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

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
置。”脑海里，回响着习近平总书记在深
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而眼前，是省委十一届三次全
会精神材料和《湖北长江大保护十大标
志性战役的工作方案》。

连传飞从笔筒里抽出一支铅笔，一
头埋进材料中，一夜过后，圈点标记填满
页边空白，还有的被重重打上波浪线。

“着力解决‘化工围江’突出问题，
根除长江污染隐患。”

“组织实施湖北长江大保护十大标
志性战役，将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作
为战役之首。”

“全省经信部门聚焦‘化工围江’突
出问题，全力打好推进沿江化工企业关
改搬转攻坚战。”

这些目标任务清晰地告诉连传飞，
长江大保护，已然成为一场等不得、输
不起的战役。

面对这场战役，荆州拿出了壮士断
腕的决心。

2700万元！2016年6月6日，位于
石首的楚源高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因私设暗管，超标排放，收到湖北省
环保史上最大罚单。

楚源公司是当年荆州第一大工业
企业、第二大纳税大户，多项经济指标
连续15年居石首市企业榜首。这张罚
单犹如晴天霹雳，当头棒喝。就在此
时，环保部门责令楚源公司停产整顿9
个半月，并组建专班驻厂督办。

上市梦断，停产整改。尽管每年投
入巨资治理污染，但污染企业的“帽子”
依然在。深夜，已经70岁的公司创始
人杨志成辗转难眠。同行企业有的搬
去了沙漠，有的搬去了海边，但楚源，搬
不了，也不想搬。焦虑促使他再次来到
电脑前，敲下了一封长长的信件，向全
国多个环保组织发出邀请，希望他们参

与到对楚源解决环保问题的监督当中。
杨志成坚信，保护生态环境与企业

转型发展的新路,一定可以找到。
停产后，楚源公司的主题党日活动

还在继续，这已是公司党总支第3次组
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
发展的重要论述。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杨鹏在笔记本上写下学习心得：“企
业的发展和个人的成长,得益于党的好
政策，环保处罚不是不给企业留活路，
而是帮助企业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五
大发展理念，走绿色发展之路。我们要
体现企业担当，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
青山。”

停产的日子里，楚源是艰辛的，荆
州也是艰辛的。荆州规上企业工业增
加值被拉低两个百分点，石首市的税源
也受到很大影响。

而在这长达9个半月的全面停产
期，那些过去斥资千万元购买的生产设
备，被如同废铁一般拆卸。与此同时，
在厂区另一边，9700万元投下去，企业
污水处理厂“生长”出新装备，开始运
转，经过处理和检测的废水进入新的循
环或达标排放。

“这次一定要及格！”杨鹏的内心期
盼着，呼唤着，绵延着希望。

2016年12月，第三方机构现场踏
勘、评估楚源整改情况，12月26日，楚
源公司恢复生产。

就在复产两年后，湖北长江大保护
十大标志性战役打响，楚源公司被列入
湖北省经信厅沿江改造企业名单，再次
进行整改。

“不是企业消灭污染，就是污染消

灭企业。”这条看起来触目惊心的标语,
却是楚源悬在自己头上的达摩克利斯
之剑。

“这是又一轮自我淘汰。”杨鹏深
知，改造过程也是企业提档升级的过
程，用什么样的新技术，改什么样的工
艺，企业要有谋划和准备。2017年，公
司旗下两家子公司停产，这一次，他毫不
犹豫，继续关停楚源所有落后产能。
2018年，楚源成为荆州市最早完成就地
整改并通过验收的化工企业之一；2019
年，入列湖北省“科技小巨人企业”。

2017年，楚源公司上缴税金7027
万元，同比下降63.1%。但面对这组数
据，《湖北党员生活》杂志评论：今天的
楚源更值得我们尊重。就像习近平总
书记2013年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
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中说的，生产
总值即便滑到第七八位了，但在绿色发
展方面搞上去了，在治理大气污染、解
决雾霾方面作出贡献了，那就可以挂红
花、当英雄。

就在楚源公司完成验收的这一年，
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的进度表也
亮了底牌——2020年12月31日前，长
江1公里范围内所有化工企业必须完成

“关改搬转”，硬账硬结。
“关改搬转”是治理“化工围江”的

破解之道，治理行动的展开，更是荆州
从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的重要一步。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化工
企业被推向十字路口。

一家家企业负责人在连传飞办公
室炸开了锅。

“化工还能不能继续干？”

“我们这些中小企业，怎么办？”
在这个关头，企业的生与死，都只

在一念之间。
“我们肯定是希望企业越来越好！”

连传飞告诉他们，“关改搬转”，是政府
对化工企业的引导和治理，在这个过程
中，政府会尊重每一家守护环境底线的
企业，支持大家在“关改搬转”中找到一
条新路。

荆州工业主战场，荆州开发区。在
东方大道以东，上海大道以西，有一片
8.62平方公里的土地，地下整齐分布着
雨污分流管网，管道接口，一头通向企
业，另一头通往污水处理厂；地上是互
联互通的综合管廊，上游企业的余热、
余气被输送到下游企业。漫步在这里，
如同走进了公园，鲜艳的花儿缀在枝
头——这是未来化工企业搬迁落户的
地方，荆州绿色循环产业园！

这样的园区，正是企业家们所向往
和渴求的。

园内有一潭“湖”，如镶嵌其间的一
面镜子。这里，是沙隆达公司投资1.2
亿元新建的污水处理厂。这个污水处
理厂占沙隆达公司新厂区面积的三分
之一，每天能处理2万吨废水。在污水
处理厂附近，还有一座投资4500万元
建成的废液焚烧装置和尾气生物除臭
装置，投产启用后，这个装置会变成一
个巨大的“恒温游泳馆”，生物菌一边在
泳池里畅游，一边吞噬焚烧装置吐出的
臭气。

每次来，沙隆达公司党委副书记江
成岗都心情愉悦，那是放下心结后的如
释重负，也是心愿达成时的满足轻松。

始建于1958年、地处长江之滨，沙
隆达是一家以盐化工为基础、农用化工
为主体、精细化工为特色的大型化工企
业，前身是沙市农药厂。这60多年来，
沙隆达一直在寻找一条路，通往更广阔
的天空。从1993年在深交所上市，到
2017年演绎“蛇吞象”收购安道麦，企
业成为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农
资唯一上市平台，被称为“中国农药行
业第一股”。

将企业打造成全球农药变革中展
现中国力量的旗帜和标杆，是江成岗和
同事们的毕生追求。但这些年，市民频
繁的环保投诉，让他们痛苦反思、猛然
警醒——荆楚大地上，城市、企业都是
荆江之子，大江哺育的孩子，该怎样守
护好母亲河一江碧水向东流的美丽？

“关改搬转”，高质量发展就是最好
的守护！公司做到了，江成岗释然。

“实施工业治污达标计划，促进产
业转型升级。调整沿江产业发展规划，
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沿江不再布局
重污染项目和产业，工业园区污染排放
集中处理，所有工业项目全部进园区，
污染排放物实行总量控制。”“关改搬
转”的政策和方案被牢牢刻在企业家们
的脑海里。

十字路口，每个人、每家企业都在
寻找自己的方位、自己的路，彷徨中，答
案逐渐呈现——不生态，就出局，只有
搬大、搬强、搬绿、搬新，才能活下来、活
得更好。

在生死关头，化工企业如同森林里
的精灵，寻找着自己的生存之地。在这
个森林里，猛兽有猛兽的力量，蚍蜉也
有蚍蜉的智慧。

眼望奔腾的长江，抚摸着观音矶头
的石碑，肖稳发眉头不展。

他的手机里躺着一条信息：“老丁，
昨天又来了。”他不禁感叹，天地之大，
路在何方？

肖稳发，荆州市天合科技化工有限
公司董事长。20年前，他筹资500多万
元，创办了荆州市天合科技化工有限公
司。凭借着一流的乙氧基化和丙氧基
化技术及设备，企业的溶剂类产品备受
国内外客户青睐。3年前，企业耗资百
万，更新生产线和工艺流程，如今，正是
最红火的时候。

政策公布、方案明晰、时间明确。
“关改搬转”红线政策宣布后，天合科技
这样的小化工企业就徘徊在关停、转产
的边缘。

短信里说的“老丁”，是荆州市生态
环境局荆州开发区分局局长丁家军，也
是天合科技的企业秘书。

时间越紧迫，丁家军来得越频繁。
“不管是关停还是转产，我们按之

前商定的，先封设备。”

“封可以，别断电！”
丁家军翻开随身携带的“一企一

策”方案，肖稳发沉默了。设备上那一
张张封条，如山一般沉重，隔开了眼前
的路。丁家军的话也让他深思，“生态
环境保护的‘三线一单’就是底线，我
们不能一次次地为了经济利益而放松
底线。企业既然有技术和工艺上的优
势，就一起想办法，把优势效应释放到
最大。”

路，到底在哪里？
2018年9月，四川久远集团旗下利

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与荆州开发区签
约，注资湖北三才堂化工科技有限公
司，共同打造长江大保护示范项目的新
闻，在企业家群里传开了。

像三才堂一样借力转型，或许也是
一条路。窗外仿佛有一丝细微的光透
进来，肖稳发走出车间，驱车赶到了和
天合科技在同一产业链上、也同样在寻
找出路的湖北华邦化学有限公司。

两位公司创始人在紧闭的办公室
里谈了一次又一次。

当丁家军再次上门时，天合科技的
举动让他惊讶。工人师傅爬上梯子，关
闭了电闸和水阀，安环部长主动和他商
谈邀请第三方拆除生产设备的手续。

这一天，染着锈色的金属板被一块
块运走，那套价值百万的设备，在夕阳
斜照中完成了它最后的使命，远处的厂
房，蒙上了一层金色，那是涅槃重生的
颜色！合作合同正式生效，园区内，新
的生产线运转起来，天合科技提供生产
技术工艺流程和销售渠道，华邦科技负
责产品生产……

“荆州市纳入‘关改搬转’的沿江化
工企业76家。截至2022年4月，全市
累计完成并通过验收的企业63家，比
既定任务清单提前完成14家。从处置
类型看，关闭企业11家，就地改造23
家，搬迁22家，转产7家，累计争取省级
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专项资金
7590万元，为能特科技、安道麦等一批
企业争取中省技术改造资金4276.3万
元。2018年至2020年，荆州市专项战
役指挥部连续3年在全省沿江化工企业

‘关改搬转’专项战役工作中评估等级
为优秀……”在电脑上敲完最后一个
字，连传飞已疲倦得双眼模糊，地图上
那条标注的红线却愈发清晰，他仿佛听
到了江涛拍岸的声音，暗自吟诵着“不
尽长江滚滚来”。

拆 围
一湖春色洪湖美。
千百年来，洪湖哺育了一代代优秀

荆楚儿女，也滋养庇佑着无数生灵，是
荆楚百姓引以为傲的生态宝藏。

孙玉金一家，就是靠湖吃饭的水上
人家。他祖籍江苏，出生于洪湖。父辈
们上世纪五十年代来到湖北后，就一直
生活在洪湖大湖上，以船为家，捕鱼为
生。孙玉金这位憨厚中略显木讷的中
年男人，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似乎
就不属于陆地。

上世纪末，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
而水产品价格相对稳定，湖区农民纷纷
弃农从渔。当时，洪湖周边每亩精养鱼
池养蟹纯利在2000元以上，是水稻等
大宗粮食作物效益的10倍。不少渔民
靠养鱼养蟹养鳝赚了钱，盖起了楼房。

到2004年，53万亩的洪湖水面，围
网养殖面积近40万亩。由于过度养殖
和开发，水体严重污染，洪湖水质最差
时达到劣Ⅴ类。伴随着人口增长，生产
规模扩大，上游大量污染源及沿湖污水
直排洪湖，各种污水与日俱增，洪湖自
净能力大幅度减弱。

最严重时，到什么样的程度？
“当时竹竿连着竹竿，围网连着围

网，不熟悉湖区航道，进去了别想出
来。”监利棋盘乡大湖渔场，66岁的渔民
周科才坐在自家船上说，那时洪湖70%
的水域被竹竿围网所吞噬，水质急剧下
降，水禽和鱼类剧减，水生植物繁殖大
受影响。

2005年，洪湖开始第一次大规模
拆围行动，共拆围37.7万亩。作为缓
冲，政府对围网养殖进行了限制性措
施。对于以湖为家、岸上无房无业无收
入来源的渔民，给予每户20亩水面开
展生态养殖，总共划拨了近5万亩水面。

洪湖赢得喘息之机，也因此荣获
2006年世界生命湖泊大会“最佳保护
实践奖”。 （下转第4版）

一江碧水向东流。（傅晓东 摄）

洪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肖杨 摄)


